
鷹
性
熬
馴

作
者
簡
介─
─

古
乃
方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生
於
彰
化
員
林
。
台
灣
大
學
財
金
系
畢

業
，
英
國
愛
丁
堡
經
濟
碩
士
。
現
為
專
職
調
香
師
。
創
立
氣
味
品
牌

﹁
方
方E

au de parFang

﹂
，
代
表
作
為
台
灣
神
怪
系
列
。
曾
獲

台
北
文
學
獎
、
林
榮
三
文
學
獎
等
。
著
有
氣
味
小
說
︽
香
鬼
︾
。

得
獎
感
言─

─

寫
了
好
久
，
才
漸
漸
不
孤
單
，
不
自
卑
自
傲
。
我
開
始
相
信
自

己
作
品
有
力
量
，
哪
怕
很
怪
也
值
得
被
看
見
。

曾
經
老
鷹
狠
狠
地
接
住
了
我
，
教
我
何
謂
人
與
獸
之
間
的
平

等
，
何
謂
信
任
地
放
飛
。
謝
謝
中
華
民
國
馴
鷹
協
會
，
謝
謝
鷹
友
無

私
的
分
享
，
謝
謝
評
審
的
肯
定
，
我
會
繼
續
寫
下
去
。

P.S.

寫
作
難
，
賣
文
學
小
說
更
難
，
為
了
我
還
能
繼
續
出
書
，

我
得
大
聲
說
：
來
買
氣
味
小
說
︽
香
鬼
︾
喔
！
好
看
喔
！

短
篇
小
說
獎
三
獎

古
乃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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鷹
性
熬
馴

真
想
不
到
，
老
鷹
這
麼
膽
小
，
鞭
炮
也
怕
，
風
箏
也
怕
，
摩
托
車
一
發
動
也
嚇
得
躲
到
樹
上
，
吹
哨
也
不
下

來
，
每
次
還
都
躲
在
同
一
棵
樹
上
。

操
場
上
有
人
在
遛
狗
，
空
拍
機
的
紅
點
閃
爍
，
機
器
嗡
嗡
的
聲
音
，
風
吹
來
剛
割
完
草
那
綠
葉
揉
碎
的
腥
。
樹

冠
搖
晃
，
妞
妞
正
在
移
動
，
我
從
樹
下
看
見
牠
蠟
黃
的
鷹
爪
，
藍
灰
色
的
鉤
狀
嘴
喙
正
在
啄
自
己
的
羽
毛
。

﹁
你
又
把
鷹
當
鸚
鵡
養
。
﹂
烏
恩
連
哨
都
懶
得
吹
。

夕
陽
下
他
的
頭
髮
看
起
來
是
棕
色
的
，
腰
間
的
黑
色
餌
盒
也
反
照
著
微
弱
的
白
光
，
他
每
次
遇
到
不
受
控
的

鷹
，
都
不
會
理
牠
，
只
是
嚼
著
口
香
糖
說
：
﹁
等
鷹
餓
了
，
會
自
己
回
來
。
﹂
他
傳
訊
息
的
方
式
也
是
這
樣
，
每
次

我
已
讀
不
回
，
過
幾
秒
鐘
後
會
看
見
他
的
訊
息
已
收
回
，
需
求
是
弱
點
，
幾
秒
鐘
也
不
可
以
暴
露
，
等
我
問
他
。

他
表
達
情
感
的
方
式
很
笨
拙
，
總
讓
我
想
到
父
親
，
年
紀
也
相
似
。
願
意
跟
烏
恩
學
馴
鷹
，
也
是
不
斷
想
回
味

這
樣
的
情
感
。
他
冷
酷
時
，
我
前
進
，
能
降
落
在
他
身
旁
很
安
心
。

﹁
我
們
天
黑
之
前
，
乾
脆
去
群
放
？
﹂
我
問
。
烏
恩
沉
默
，
他
對
我
要
不
是
罵
人
就
是
安
靜
。

他
看
都
不
看
妞
妞
，
解
開
身
上
黑
色
背
心
，
解
開
棲
架
上
兩
隻
鷹
的
編
織
腳
帶
，
我
們
往
司
令
台
走
去
。
鷹
在

我
的
手
套
上
來
回
跳
動
，
調
整
著
站
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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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欸
，
這
樣
擺
啦
，
懂
不
懂
。
﹂
他
扯
著
我
的
手
。

我
的
虎
口
被
調
正
，
不
敢
亂
動
，
鷹
的
小
橘
爪
在
手
套
上
踩
踏
了
幾
回
，
找
到
穩
定
的
位
置
，
我
才
終
於
解

脫
。
風
讓
鷹
羽
的
毛
流
往
後
，
往
天
空
甩
拋
，
彷
彿
丟
出
骰
子
，
把
一
切
交
給
命
運
。

兩
隻
鷹
在
天
上
跟
著
我
們
前
行
，
烏
恩
用
跑
的
，
我
拉
著
他
的
衣
角
跟
著
跑
，
幾
秒
鐘
我
們
已
經
跑
過
司
令

台
，
到
附
近
的
小
森
林
裡
去
。
我
們
跑
得
很
快
，
擦
撞
過
樹
枝
，
鷹
在
天
上
等
我
們
，
烏
恩
一
聲
長
哨
，
牠
們
俯
飛

下
來
，
降
落
在
手
套
上
。
那
樣
的
重
量
像
是
突
然
握
住
火
把
，
橘
爪
抓
緊
時
才
知
道
這
一
切
是
那
麼
活
生
生
。

跟
飛
讓
人
興
奮
，
好
像
有
一
條
無
形
的
線
連
著
人
和
鷹
。
鷹
的
積
極
，
來
自
放
飛
時
是
最
佳
放
飛
體
重
，
不
會

太
餓
腿
軟
，
也
不
至
於
太
重
懶
得
動
。
一
切
剛
剛
好
，
那
是
馴
鷹
人
的
驕
傲
。

小
時
候
，
父
親
也
常
帶
我
到
楊
梅
的
山
上
放
飛
老
鷹
，
那
時
候
還
小
，
小
手
放
入
手
套
還
是
鬆
垮
垮
，
老
鷹
從

天
上
降
落
手
上
時
，
手
因
為
撐
不
住
而
垂
了
下
來
。
那
時
候
老
鷹
也
害
怕
，
橘
爪
沿
著
我
的
手
臂
上
爬
，
刺
出
了
紅

痕
，
父
親
吹
短
哨
時
，
牠
才
飛
到
父
親
高
舉
的
手
套
上
。
風
很
大
，
老
鷹
的
毛
流
吹
出
波
浪
，
我
咬
著
羽
毛
髮
圈
，

綁
起
頭
髮
，
說
換
我
換
我
。
舉
起
拳
頭
，
老
鷹
從
父
親
的
手
上
跳
過
來
，
看
起
來
有
點
不
情
願
。
牠
移
動
腳
步
，
每

動
一
步
，
老
鷹
腳
上
的
鈴
鐺
發
出
啷
啷
的
聲
音
，
我
看
得
入
迷
，
但
同
時
又
害
怕
著
被
啄
眼
睛
。

父
親
木
訥
，
總
不
說
他
在
想
什
麼
，
放
飛
老
鷹
時
我
們
才
有
對
話
。
他
說
我
太
溫
柔
，
太
依
賴
，
這
樣
很
難
當

馴
鷹
人
的
。
我
說
那
是
因
為
我
還
沒
長
大
，
長
大
後
我
也
要
像
他
一
樣
。

烏
恩
某
種
程
度
取
代
了
父
親
，
但
我
們
是
師
徒
，
位
階
永
遠
是
他
高
我
低
。
加
上
他
有
二
分
之
一
的
蒙
古
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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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，
騎
馬
架
鷹
在
他
血
液
裡
，
我
一
個
瘦
弱
的
女
生
，
只
有
崇
拜
與
被
指
導
的
份
。
烏
恩
的
父
親
是
跟
國
民
政
府
來

台
灣
的
，
很
討
厭
別
人
說
他
是
外
省
人
，
原
因
是
蒙
古
人
並
不
是
典
型
的
外
省
人
。

﹁
蒙
古
血
統
不
是
好
聽
多
了
嗎
？
﹂
烏
恩
常
常
這
樣
說
。
他
的
問
句
不
是
對
我
問
的
，
畢
竟
我
也
不
是
透
過
外

省
身
分
去
認
識
他
。

烏
恩
不
是
成
吉
思
汗
後
代
，
也
沒
有
汗
血
寶
馬
可
以
變
賣
，
我
們
師
徒
倆
為
生
的
方
式
還
是
很
克
難
，
賣
羽
毛

筆
、
蒙
服
架
鷹
拍
攝
活
動
、
偶
爾
接
一
些
婚
紗
照
的
案
子
，
出
借
活
體
道
具
，
讓
那
些
想
來
點
野
性
風
格
的
台
北
新

娘
子
過
過
癮
。

最
近
五
月
是
換
羽
季
，
老
鷹
每
一
撲
翅
，
都
會
有
白
色
軟
毛
降
落
。
蹲
在
草
地
上
，
我
一
手
拿
著
麻
布
袋
，
一

手
撿
著
草
地
上
的
羽
毛
，
確
認
有
羽
毛
管
的
才
撿
起
，
羽
絨
只
會
讓
我
打
噴
嚏
。
飛
行
羽
插
上
黃
銅
鋼
筆
頭
，
附
上

墨
水
，
一
套
可
以
在
臉
書
社
團
賣
八
百
。
現
在
很
多
人
學
薩
滿
巫
術
，
說
老
鷹
是
他
的
力
量
動
物
，
賣
一
百
組
還
不

是
太
困
難
。
組
裝
，
拍
照
，
上
架
，
寫
文
案
，
出
貨
，
我
只
喜
歡
寫
文
案
，
其
他
活
都
苦
工
，
而
烏
恩
只
負
責
收
錢

和
把
鷹
馴
好
。

平
日
下
午
我
們
都
在
操
場
練
飛
，
那
是
軍
營
的
訓
練
操
場
，
開
放
給
民
眾
用
，
可
能
因
為
作
息
不
一
樣
，
我
們

來
的
時
候
，
從
來
沒
看
過
阿
兵
哥
。

烏
恩
真
的
很
猛
，
他
可
以
一
次
放
九
隻
鷹
，
我
光
妞
妞
一
隻
就
已
經
很
折
騰
。

一
隻
鷹
高
速
飛
來
，
從
遠
景
變
成
近
景
，
降
落
在
烏
恩
的
手
套
上
。
停
在
烏
恩
上
鬆
毛
的
是
八
千
，
跟
妞
妞
一1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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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
，
都
是
母
哈
里
斯
鷹
，
不
過
牠
是
因
為
叫
食
聲
太
吵
被
棄
養
，
主
人
丟
下
八
千
塊
就
消
失
了
，
為
了
好
記
，
烏
恩

就
叫
牠
八
千
。
八
千
偶
爾
才
到
操
場
，
平
時
都
在
山
丘
上
練
飛
，
脾
氣
不
錯
又
飛
得
好
，
幾
乎
所
有
鷹
練
飛
都
是

八
千
在
帶
。

﹁
最
近
有
點
想
進
金
雕
來
玩
。
﹂
烏
恩
看
向
天
空
。

﹁
會
不
會
被
抓
？
﹂
我
說
。

﹁
比
較
怕
牠
抓
傷
人
會
罰
錢
。
﹂
他
邊
把
鷹
一
隻
隻
架
回
車
子
後
座
的
棲
架
上
，
邊
滑
開
手
機
。
點
開
，
放

大
，
照
片
裡
的
烏
恩
看
起
來
才
八
、
九
歲
，
單
手
舉
著
金
雕
，
金
雕
比
他
還
大
隻
，
表
情
好
得
意
。

﹁
金
雕
架
三
十
秒
手
就
很
痠
了
。
但
那
個
翅
膀
打
開
，
就
是
霸
氣
。
﹂
他
說
，
接
著
抬
頭
看
鷹
在
空
中
盤
旋
，

張
翅
的
鷹
在
遠
處
，
像
是
一
個
個
小
小
的
V
形
。
台
灣
只
能
養
中
型
猛
禽
真
是
難
為
他
了
。

﹁
妞
妞
明
天
一
定
會
下
來
。
﹂
他
分
我
一
個
口
香
糖
。

﹁
一
定
會
，
餓
了
一
天
。
﹂
我
附
和
，
咬
出
薄
荷
涼
。

﹁
看
同
學
都
在
天
上
爽
，
搞
什
麼
孤
僻
。
﹂
他
說
，
說
完
後
把
口
香
糖
吐
在
地
上
。
口
香
糖
涼
完
轉
辣
，
我
學

他
吐
在
草
地
上
。
烏
恩
的
側
臉
，
隨
暮
色
暗
了
下
來
。

每
次
練
飛
完
，
烏
恩
載
我
到
中
壢
後
火
車
站
，
我
再
走
回
家
。
常
常
會
想
，
為
什
麼
他
不
載
我
到
家
門
口
呢
？

後
來
猜
測
是
，
我
也
不
知
道
他
家
住
哪
裡
，
那
些
穿
著
吊
䘥
仔
的
鷹
友
應
該
知
道
，
但
烏
恩
不
告
訴
我
。
他
刻
意
不

知
道
我
住
哪
，
或
許
也
是
想
讓
關
係
平
等
，
彼
此
都
神
祕
，
才
會
一
直
好
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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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奇
心
像
火
一
樣
，
愈
來
愈
烈
。
有
次
我
在
火
車
站
下
車
後
，
上
了
計
程
車
，
要
司
機
跟
蹤
烏
恩
那
台
白
色

M
arch

，
但
愈
開
愈
偏
僻
，
開
到
像
是
會
被
棄
屍
荒
郊
的
地
方
，
我
開
始
有
點
害
怕
。
因
為
車
太
少
了
，
跟
車
一
下

子
就
被
發
現
，
還
是
那
麼
明
顯
的
小
黃
，
烏
恩
拿
著
棒
球
棍
下
車
，
要
司
機
下
來
。

直
到
他
看
見
我
，
才
收
起
憤
怒
說
：
﹁
這
我
家
，
你
不
要
來
。
﹂

之
後
我
只
能
壓
下
好
奇
心
，
說
服
自
己
，
如
果
進
到
彼
此
的
家
裡
，
那
我
對
他
的
喜
歡
，
可
能
不
只
是
崇
拜

了
。

坐
在
客
廳
，
從
那
袋
羽
毛
裡
找
出
比
較
沒
有
破
損
的
，
插
上
鋼
筆
頭
，
放
進
透
明
盒
子
，
那
些
買
羽
毛
筆
的
客

人
都
說
，
老
鷹
羽
毛
帶
給
他
們
勇
氣
。
我
每
天
組
這
麼
多
羽
毛
筆
，
好
像
也
沒
有
多
一
點
勇
氣
，
有
勇
氣
也
不
知
道

可
以
幹
嘛
。
陽
台
棲
架
上
還
是
空
空
的
，
一
點
咕
咕
的
鬼
叫
聲
也
沒
有
，
地
上
還
有
妞
妞
昨
天
吐
的
一
坨
食
繭
，
繭

裡
頭
是
骨
頭
和
極
小
的
牙
齒
。

月
亮
高
掛
，
或
許
是
該
許
願
的
時
候
，
給
我
勇
氣
殘
忍
，
有
勇
氣
在
台
灣
以
馴
鷹
為
生
，
有
勇
氣
去
追
求
平

等
。

從
冷
凍
櫃
拿
出
夾
鏈
袋
，
裡
頭
是
小
黃
雞
。
從
前
我
不
敢
看
，
覺
得
太
殘
忍
，
聽
說
小
雞
出
生
後
，
被
急
速
冷

凍
入
袋
，
塑
膠
袋
表
面
薄
薄
的
氣
體
，
我
都
在
想
是
不
是
小
雞
生
前
最
後
一
口
氣
，
更
驚
人
的
是
一
隻
才
賣
三
塊

錢
。
不
敢
摸
毛
茸
茸
的
鵝
黃
軟
毛
，
也
不
敢
摸
腹
部
的
蛋
黃
液
體
，
珊
瑚
橘
色
的
嫩
爪
，
怎
麼
摸
也
不
會
刺
痛
扎

膚
，
最
不
忍
看
見
的
是
眼
睛
，
灰
色
的
膜
，
發
著
寒
氣
，
我
撕
掉
塑
膠
袋
貼
著
的
日
齡
雞
標
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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鷹
要
吃
帶
骨
帶
血
的
，
才
不
會
腿
軟
，
小
黃
雞
已
經
是
最
可
愛
的
食
物
了
。
烏
恩
養
的
鷹
吃
得
更
多
元
，
中
小

型
鳥
禽
類
和
哺
乳
類
都
吃
，
斑
鳩
、
鴿
子
、
老
鼠
、
鵪
鶉
、
田
雞
肉
︙
︙
每
次
想
到
就
抖
一
下
。

我
們
養
了
十
隻
鷹
，
只
有
妞
妞
給
我
熬
，
練
習
站
上
手
套
早
就
練
過
好
幾
百
次
，
但
牠
就
是
不
想
站
上
來
。
猜

測
原
因
，
可
能
是
吃
太
多
太
重
，
牠
覺
得
能
不
動
就
不
動
，
最
有
可
能
的
是
我
把
牠
寵
壞
，
妞
妞
把
我
當
做
是
餵
食

物
的
僕
人
，
憑
什
麼
可
以
吹
哨
指
揮
。

夜
裡
，
驟
雨
，
半
夢
半
醒
間
，
依
稀
看
見
了
翹
翹
板
，
妞
妞
在
一
頭
，
我
在
一
頭
，
牠
高
我
低
，
我
怎
麼
用
力

蹬
草
地
，
翹
翹
板
還
是
不
起
。
醒
來
時G
oogle

周
公
解
夢
，
周
公
說
夢
見
翹
翹
板
代
表
內
心
喜
悅
，
將
要
進
入
一

段
新
的
關
係
。
鷹
也
有
夢
嗎
？
如
果
是
，
好
希
望
夢
裡
可
以
連
通
。

隔
天
中
午
，
妞
妞
還
在
樹
上
，
風
吹
過
，
爪
上
的
鎳
銀
小
鈴
發
出
噹
噹
的
聲
音
。
我
的
哨
音
劃
過
天
空
，
雖
然

不
是
很
響
，
但
訊
息
很
清
楚
，
我
在
這
裡
，
肉
也
在
這
裡
。
妞
妞
眼
神
銳
利
，
撲
翅
，
俯
飛
了
下
來
。
時
間
因
鷹
的

存
在
而
柔
順
前
行
，
牠
輕
巧
降
落
在
我
的
手
套
上
。
看
妞
妞
搖
動
尾
羽
，
啄
肉
，
像
是
一
百
年
沒
吃
過
雞
脖
子
。

為
了
表
達
獎
勵
，
我
架
著
妞
妞
到
公
園
散
步
，
從
很
遠
的
地
方
就
看
見
一
對
父
女
在
看
我
們
。
那
眼
神
感
覺
不

只
是
看
，
是
等
，
想
幹
嘛
呢
？
直
到
金
剛
鸚
鵡
繞
著
草
皮
盤
飛
一
圈
，
降
落
在
少
女
的
肩
膀
上
，
才
知
道
他
們
也
在

遛
鳥
。
還
有
一
隻
手
掌
大
的
太
平
洋
小
鸚
鵡
，
吊
掛
在
棲
繩
上
。
珊
瑚
橘
軟
爪
跳
到
我
的
肩
上
，
和
妞
妞
吃
的
小
黃

雞
好
像
。

妞
妞
看
到
也
很
興
奮
，
振
翅
去
撲
，
我
放
飛
小
鸚
鵡
，
妞
妞
的
腳
繩
連
著
手
套
被
扯
到
極
限
，
鈴
鐺
狂
響
，
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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絨
飛
落
。

金
剛
鸚
鵡
和
少
女
的
感
情
很
好
，
還
可
以
頭
靠
頭
，
牠
還
對
妞
妞
說H

ello

。
妞
妞
被
這
五
彩
繽
紛
的
騷
鳥
給

嚇
到
，
羽
毛
縮
了
起
來
，
接
著
少
女
把
鸚
鵡
往
遠
處
甩
飛
出
去
，
流
暢
的
速
度
，
在
草
地
上
自
由
飛
了
兩
、
三
圈
。

那
簡
直
是
炫
耀
了
，
妞
妞
發
出
了
﹁
嘿
﹂
的
聲
音
。

﹁
你
問
姊
姊
要
不
要
一
起
飛
？
﹂
鸚
鵡
帶
著
青
草
水
氣
停
回
少
女
肩
膀
時
，
少
女
問
牠
。

妞
妞
現
在
很
輕
，
不
到
一
公
斤
，
大
概
只
有
八
百
克
而
已
，
放
飛
會
沒
力
氣
回
來
。
鸚
鵡
看
妞
妞
沒
飛
，
那
眼

神
有
點
神
氣
又
挑
釁
。
再
靠
近
的
時
候
，
妞
妞
炸
毛
了
。
毛
立
得
尖
尖
的
，
意
思
是
夠
了
喔
。

天
突
然
變
陰
，
感
覺
快
下
雨
，
少
女
和
父
親
把
鳥
收
回
休
旅
車
的
棲
架
上
，
搖
下
車
窗
跟
我
們
說
掰
掰
。
我
揮

了
揮
手
，
慢
慢
往
操
場
走
去
。

操
場
附
近
都
是
榕
樹
，
有
幾
棵
樹
葉
掉
光
，
樹
皮
已
剝
落
，
烏
恩
會
把
樹
皮
扳
開
，
凹
成
三
個
ㄇ
字
，
立
在
草

皮
上
。
鷹
爪
連
結
著
腳
帶
，
勾
在
這
天
然
棲
架
上
。

﹁
你
知
道
為
什
麼
我
養
的
這
九
隻
鷹
，
從
來
不
對
我
炸
毛
嗎
？
﹂
烏
恩
看
著
炸
毛
的
妞
妞
。

﹁
不
知
道
。
﹂
我
說
。

﹁
因
為
沒
感
情
，
炸
毛
也
沒
用
，
肉
來
就
是
要
操
。
﹂
他
看
向
天
空
。

難
怪
我
熬
得
很
失
敗
，
對
老
鷹
不
能
有
感
情
，
即
便
再
喜
歡
也
要
假
裝
冷
酷
，
鷹
人
是
伙
伴
，
牠
在
天
上
，
我

在
人
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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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
恩
的
腰
間
有
個
黑
色
盒
子
，
裡
面
是
生
雞
肉
，
他
抓
了
一
點
，
晃
過
牠
們
眼
前
，
這
是
測
試
積
極
度
的
方

式
。
空
腹
的
牠
們
眼
神
跟
著
肉
移
動
，
每
一
隻
都
在
說
想
吃
。
一
聲
哨
，
八
千
飛
上
手
套
。
因
為
飢
餓
，
所
以
專

注
，
一
口
令
一
動
作
，
烏
恩
的
鷹
練
得
像
是
軍
隊
。

﹁
換
你
。
﹂
烏
恩
丟
給
我
手
套
。
我
咬
著
髮
圈
，
綁
好
馬
尾
，
再
把
手
伸
進
去
。
虎
口
朝
上
，
半
握
拳
，
妞
妞

在
棲
架
上
看
著
我
。

﹁
你
的
手
這
樣
左
右
晃
來
晃
去
，
老
鷹
是
要
怎
麼
站
？
﹂
他
說
。
﹁
你
練
習
一
百
次
。
﹂
他
壓
著
我
的
虎
口
。

﹁
牠
今
天
心
情
不
太
好
。
﹂
我
小
聲
說
。

﹁
老
鷹
哪
有
什
麼
心
情
不
好
，
重
點
是
體
重
。
﹂
他
說
得
很
大
聲
，
看
來
是
他
心
情
不
好
。

克
制
自
己
手
左
右
晃
的
衝
動
，
把
一
小
撮
生
雞
肉
放
在
虎
口
。
吹
哨
，
妞
妞
可
能
真
的
是
餓
壞
了
，
飛
上
了
我

的
手
套
。

我
摸
著
牠
的
頭
，
感
受
毛
底
下
那
顫
動
的
薄
薄
頭
骨
，
有
幾
秒
鐘
，
感
覺
牠
像
是
我
的
孩
子
。
也
的
確
是
，
牠

啄
破
蛋
殼
後
看
見
的
是
我
，
一
開
始
全
身
白
毛
，
到
現
在
長
滿
栗
色
的
羽
毛
。
背
羽
上
的
防
水
油
脂
摸
起
來
有
種
絲

的
觸
感
，
水
痕
，
是
昨
夜
冒
險
的
證
據
。
我
們
看
著
彼
此
，
現
在
應
該
是
平
等
的
關
係
了
吧
？

烏
恩
看
都
不
看
妞
妞
一
眼
，
他
在
跟
其
他
隻
鷹
練
空
拳
叫
飛
。
吹
哨
，
鷹
飛
上
手
套
，
肉
不
在
手
套
上
餵
，
而

是
拋
到
草
地
上
，
鷹
飛
下
去
吃
。

﹁
說
看
看
，
為
什
麼
不
先
亮
肉
？
﹂
他
口
氣
變
得
比
較
溫
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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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讓
鷹
餓
久
一
點
，
才
會
比
較
積
極
。
﹂
我
說
。

﹁
是
信
任
，
懂
嗎
？
像
你
都
是
先
做
事
，
我
才
給
你
錢
。
如
果
你
不
信
任
我
，
會
叫
我
先
給
你
兩
千
塊
，
才
要

開
始
裝
羽
毛
筆
。
﹂
烏
恩
說
，
他
總
是
拿
我
比
喻
老
鷹
。

﹁
應
該
只
是
制
約
，
老
鷹
知
道
這
樣
跳
上
拳
頭
兩
、
三
次
等
等
就
有
食
物
吃
。
﹂
我
反
駁
。
他
好
像
沒
聽
到
，

往
天
橋
走
去
。

吊
仔
坐
在
車
子
後
座
嚼
檳
榔
，
他
是
和
烏
恩
最
要
好
的
鷹
友
，
因
為
總
穿
著
吊
䘥
仔
，
大
家
都
叫
他
吊
仔
。
吊

仔
的
鷹
叫Linda

，
比
妞
妞
更
凶
，
每
天
都
在
炸
毛
，
看
起
來
很
像
動
物
版
的
超
級
賽
亞
人
，
那
是
一
種
上
發
條
，

隨
時
準
備
戰
鬥
的
狀
態
。

﹁
不
要
理
牠
，
不
然
牠
會
以
為
炸
毛
很
有
用
。
﹂
吊
仔
背
對Linda

，
面
向
司
令
台
抽
菸
。

我
常
常
問
吊
仔
會
不
會
後
悔
養
老
鷹
？
這
麼
凶
，
很
難
馴
。
他
說
不
會
呀
，
市
場
的
妹
仔
都
說
很
帥
。
他
是

做
海
產
批
發
的
，
白
天
沒
事
，
就
練
老
鷹
，
烏
恩
說Linda

很
猛
，
騎
馬
架
鷹
，
哨
子
都
不
用
吹
，
自
己
飛
到
拳
頭

上
，
天
不
怕
馬
不
怕
，
萬
一
吊
仔
哪
天
不
要
了
，
可
以
給
他
養
。

Linda

跟
妞
妞
一
樣
，
都
是
銘
印
失
敗
，
破
殼
後
第
一
眼
看
到
人
，
以
為
鷹
人
同
類
，
長
大
開
始
想
挑
戰
飼
主

的
地
位
。Linda

很
野
，
盤
飛
下
來
會
直
接
攻
擊
路
人
。
之
前
抓
傷
一
個
正
在
慢
跑
的
男
人
，
選
他
的
原
因
是
男
人

戴
了
露
趾
手
套
，
吊
仔
的
鷹
猛
抓
露
出
來
的
指
頭
。
男
人
愈
拍
打
，
鷹
更
生
氣
，
爪
力
加
倍
。
最
後
男
人
到
醫
院
驗

傷
，
到
警
察
局
報
案
。
吊
仔
收
到
調
解
書
，
要
賠
男
人
醫
藥
費
三
萬
六
，
他
也
很
阿
莎
力
直
接
簽
名
匯
款
。
烏
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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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這
是
詐
騙
，
如
果
他
去
講
只
要
賠
三
千
六
，
少
一
個
零
。

﹁
還
有
一
個
三
十
六
萬
的
。
你
要
不
要
看
照
片
。
﹂
吊
仔
滑
開
手
機
，
照
片
是
半
張
臉
是
血
的
烏
恩
。

﹁
我
那
個
喔
，
沒
有
啦
。
﹂
烏
恩
的
手
蓋
住
螢
幕
。

﹁
你
不
講
價
錢
而
已
。
﹂
吊
仔
拿
一
顆
檳
榔
給
烏
恩
，
拿
給
我
口
香
糖
。

﹁
菁
仔
吃
到
死
好
了
。
﹂
烏
恩
說
。

﹁
被
老
鷹
攻
擊
很
正
常
啦
，
只
是
牠
那
天
巴
過
來
有
點
大
力
，
頭
有
點
暈
。
話
說
，
明
天
你
那
台
黑
色
賓
士
借

我
去
遛
鳥
？
﹂
他
繼
續
說
。
之
後
他
們
勾
肩
搭
背
，
到
天
橋
另
一
邊
去
講
我
不
能
聽
的
話
。

我
最
好
不
知
道
。
他
們
週
末
常
開
車
到
台
北
信
義
區
遛
鳥
，
不
開
充
滿
老
鷹
屎
斑
的
破M

arch

，
只
開
吊
仔
的

黑
色
賓
士
。
這
麼
愛
面
子
，
只
要
有
穿
著
短
裙
的
辣
妹
說
，
老
鷹
好
帥
，
可
不
可
以
拍
照
？
烏
恩
會
樂
得
要
死
，
女

人
摸
老
鷹
好
像
在
摸
他
的
G
G
。
而
且
烏
恩
最
近
在
揪
團
九
月
一
起
去
蒙
古
騎
馬
架
金
雕
，
男
人
限
定
，
附
註
：
蒙

古
晚
上
沒
有
夜
生
活
。
吊
仔
還
留
言
：
蒙
古
妹
都
免
費
的
啦
。
烏
恩
竟
然
一
點
也
不
生
氣
，
只
是
回
，
去
就
對
了
。

他
們
每
次
說
這
些
男
人
才
笑
得
出
來
的
笑
話
，
我
總
想
，
要
不
是
以
前
父
親
帶
我
去
馴
鷹
，
我
應
該
這
輩
子
跟

這
種
炫
耀
G
G
的
男
性
運
動
無
緣
。

我
十
八
歲
那
年
，
父
親
帶
著
他
的
鷹
，
搬
去
烏
蘭
巴
托
，
放
鳥
了
我
和
母
親
。
音
訊
全
無
，
母
親
氣
到
剃
度
，

去
山
上
修
行
，
也
把
我
放
鳥
了
。
父
親
可
能
娶
了
蒙
古
女
人
另
組
家
庭
，
也
可
能
早
死
了
，
我
永
遠
不
會
知
道
。
但

養
鷹
真
的
比
養
孩
子
快
樂
嗎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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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和
父
親
，
不
像
烏
恩
和
八
千
有
那
條
隱
形
的
線
，
人
在
森
林
裡
奔
跑
，
鷹
可
以
在
天
上
跟
飛
。
父
親
走
了
，

我
們
也
從
此
散
了
。

天
慢
慢
暗
了
下
來
，
妞
妞
的
頭
縮
在
翅
膀
內
，
在
我
胸
前
安
心
睡
著
。
牠
累
了
，
沒
力
氣
抵
抗
和
攻
擊
，
我
把

牠
抱
緊
，
感
受
羽
毛
下
的
心
跳
，
現
在
是
真
的
，
我
小
心
翼
翼
捧
著
。

隔
天
起
床
時
，
一
道
光
灑
在
妞
妞
的
背
上
，
牠
在
光
暈
下
輕
啃
自
己
的
腳
爪
，
再
跳
一
下
，
站
回
棲
木
。
尖
喙

整
理
一
根
根
羽
翼
，
陽
光
更
大
了
，
牠
伸
展
雙
翅
，
像
是
伸
懶
腰
那
樣
。
我
感
覺
到
自
己
身
上
的
毛
髮
，
也
跟
著
蓬

鬆
起
來
。

一
切
都
是
感
覺
。
能
不
能
放
飛
，
烏
恩
也
是
靠
感
覺
，
看
肉
的
眼
神
積
極
，
站
在
棲
架
上
的
腳
有
力
，
還
能
鬆

毛
翹
腳
，
那
放
飛
不
會
是
問
題
。

為
何
放
飛
一
定
要
秤
重
呢
？
烏
恩
每
次
都
說
我
剛
學
，
要
乖
乖
秤
，
吐
完
食
繭
後
的
滿
體
重
扣
掉
百
分
之
二
十

是
飛
行
重
量
。
妞
妞
空
腹
的
滿
體
重
是
一
千
兩
百
克
，
所
以
要
減
掉
二
百
四
十
克
，
大
概
九
百
六
十
克
是
可
以
放
飛

的
體
重
。
他
每
次
算
數
我
就
頭
暈
，
好
像
在
算
錢
，
算
我
的
薪
水
多
少
錢
，
鷹
買
來
多
少
錢
，
羽
毛
筆
又
賣
了
多
少

錢
。

但
他
自
己
呢
？
烏
恩
練
鷹
走
自
然
派
，
不
戴
頭
罩
，
也
不
戴G

PS

，
某
種
程
度
也
是
他
的
自
信
。
他
只
要
做
出

餵
食
動
作
，
聽
老
鷹
衝
出
棲
架
的
撲
翅
聲
，
便
知
道
可
不
可
以
放
飛
。

我
把
陽
台
那
綁
著
棲
架
的
體
重
計
搬
到
角
落
去
。
今
天
是
週
六
，
烏
恩
去
台
北
，
我
也
要
學
他
用
體
感
判
斷
適191

短
篇
小
說
獎



不
適
合
放
飛
。

拿
著
剛
解
凍
的
小
黃
雞
，
走
到
棲
木
前
，
牠
的
雙
眼
和
頭
部
像
是
指
針
，
一
秒
一
格
地
瞄
準
肉
的
方
向
。
尾
翼

張
開
，
雙
腳
高
舉
，
站
上
了
我
的
拳
頭
，
吃
著
牠
的
獎
勵
。

架
著
妞
妞
，
我
們
散
步
到
操
場
。
一
路
上
很
多
路
人
在
偷
拍
照
，
但
又
不
敢
跟
我
對
眼
，
好
像
我
也
是
猛
禽
。

才
十
點
，
太
陽
均
勻
地
灑
落
草
地
。
從
遠
處
看
見
吊
仔
在
爬
樹
，
樹
冠
搖
晃
。

﹁Linda

又
不
下
來
喔
。
﹂

﹁
破
鳥
啦
，
再
不
下
來
我
就
要
鋸
樹
了
。
﹂
他
蹲
在
樹
枝
和
樹
枝
之
間
的
凹
槽
說
。

﹁
下
雨
就
下
來
了
。
﹂
我
說
。
吊
仔
之
前
在
熬Linda

的
時
候
，
試
過
對
牠
噴
水
來
消
滅
傲
氣
，
看Linda

從

炸
毛
的
樣
子
變
成
落
湯
雞
，
很
快
便
不
想
再
撐
了
。

吊
仔
爬
到
樹
梢
，
終
於
勾
到Linda
的
繫
腳
帶
，
白
色
絨
羽
先
掉
下
來
幾
撮
，
拍
動
雙
翅
，
嘶
叫
了
幾
聲
，
他

抓Linda

的
樣
子
好
像
在
抓
雞
。
我
拍
手
。
吊
仔
靠
近
我
們
，
妞
妞
看
到Linda

靠
近
竟
也
炸
毛
了
，
全
身
的
毛
豎

起
來
，
上
緊
發
條
。

下
一
秒
，Linda

和
妞
妞
在
草
地
上
像
是
相
撲
選
手
那
樣
對
峙
。
再
下
一
秒
，
妞
妞
被
壓
制
在
地
上
，Linda

那

巧
克
力
色
的
翅
膀
用
力
撲
打
著
妞
妞
的
雙
翅
，
愈
打
愈
大
力
，
讓
人
覺
得
這
不
是
遊
戲
，
更
像
是
用
武
器
攻
擊
。

﹁
夠
了
喔
。
﹂
我
站
到
牠
們
之
間
。
吊
仔
吹
哨
，Linda
回
到
手
套
上
，
吊
仔
像
是
丟
壘
球
那
樣
，
把Linda

往

天
橋
方
向
甩
，
藉
著
那
股
力
量
，Linda

飛
上
去
，
再
一
聲
哨
，
張
翅
，
俯
飛
下
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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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
行
讓
時
間
絲
滑
，
羽
毛
因
為
風
而
貼
緊
身
體
，
我
想
著
鷹
俯
視
著
人
的
神
情
。
高
於
你
，
但
我
願
意
逼
近

你
，
那
是
在
﹁
要
﹂
和
﹁
愛
﹂
之
間
的
臨
界
點
。
因
為
自
尊
，
誰
也
不
會
承
認
某
個
瞬
間
幾
乎
是
愛
了
，
只
說
那
是

因
為
生
命
彼
此
休
戚
。

妞
妞
在
我
的
拳
頭
上
撲
動
翅
膀
，
焦
急
狂
躁
，
好
像
在
說
牠
不
管
，
牠
也
想
像Linda

那
樣
俯
飛
。
風
從
左
側

面
吹
來
，
妞
妞
縮
翅
，
橘
黃
腳
爪
在
我
的
手
套
上
轉
換
站
的
角
度
，
直
到
找
到
某
個
逆
風
的
位
置
牠
才
終
於
站
穩
。

走
上
司
令
台
階
，
走
出
陰
影
處
，
風
很
大
，
妞
妞
也
感
受
到
風
的
力
量
，
等
到
一
個
按
捺
不
住
的
點
時
，
妞
妞
衝
出

拳
頭
，
站
上
一
棵
櫸
木
時
，
樹
冠
彎
了
下
來
。

回
來
，
不
回
來
，
把
希
望
交
給
命
運
。
這
感
覺
很
好
，
放
飛
本
身
代
表
某
種
意
義
，
放
掉
控
制
，
任
宇
宙
決
定

拋
接
。我

看
得
見
牠
的
輪
廓
，
勾
形
尖
喙
，
肩
膀
，
移
動
時
的
每
一
個
角
度
，
還
有
習
慣
性
的
側
頭
啄
羽
。
下
一
秒
，

咖
啡
色
的
翅
翼
從
眼
前
出
現
，
我
伸
出
放
肉
的
虎
口
，
妞
妞
滑
行
過
拳
頭
，
叼
了
肉
後
又
飛
走
。
來
回
了
好
幾
次
，

直
到
累
了
，
我
才
坐
在
地
上
看
著
天
空
。

妞
妞
能
在
天
上
御
風
是
我
的
驕
傲
，
畢
竟
我
不
是
鷹
，
沒
辦
法
教
鷹
飛
，
只
能
不
斷
地
練
，
順
風
、
逆
風
、
側

風
，
牠
會
自
己
找
到
御
風
的
方
式
。
比
起
八
千
帶
飛
，
我
沒
用
很
多
，
是
牠
不
會
飛
的
伙
伴
。

遠
處
有
摩
托
車
發
動
，
牠
被
轟
隆
的
聲
音
嚇
到
，
翅
膀
有
點
晃
。
我
對
妞
妞
喊
加
油
，
下
一
秒
逆
風
盤
旋
，
我

拍
手
。
妞
妞
是
我
天
上
的
朋
友
，
而
我
應
該
也
是
牠
人
間
的
朋
友
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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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
恩
說
，
鷹
與
人
是
伙
伴
的
關
係
，
但
鷹
與
人
能
真
正
平
等
嗎
？
鷹
會
跳
上
拳
頭
，
是
被
制
約
了
跳
上
去
待
會

有
肉
吃
，
那
是
慣
性
。
而
烏
恩
引
以
為
傲
的
是
他
的
理
性
，
當
他
說
對
鷹
沒
感
情
時
是
帶
著
驕
傲
，
但
我
問
他
萬
一

鷹
死
了
他
會
不
會
傷
心
，
他
又
沉
默
不
語
。

鷹
在
吃
小
黃
雞
時
，
我
感
到
殘
忍
，
一
開
始
不
忍
看
到
後
來
也
慢
慢
習
慣
，
好
像
愈
來
愈
逼
近
真
實
，
要
吃
就

吃
全
隻
，
因
愛
生
命
，
所
以
好
生
也
好
死
。
鷹
也
不
會
浪
費
力
氣
去
炫
耀
，
一
夫
一
妻
制
，
比
起
那
些
幻
想
約
免
費

蒙
古
砲
的
鷹
友
，
鷹
還
算
是
個
品
德
高
尚
的
怪
鳥
。

嗶
嗶
波
波
的
聲
響
，
遠
處
有
人
在
放
鞭
炮
，
糟
了
，
這
聲
音
比
起
摩
托
車
的
發
動
聲
更
響
。
我
四
處
張
望
，
吹

哨
，
拍
打
手
套
。

﹁
妞
妞
，
我
們
回
家
了
喔
。
﹂
﹁
快
回
來
。
﹂
我
大
叫
了
幾
次
。

拳
頭
上
放
滿
生
雞
肉
，
但
操
場
空
曠
，
橢
圓
形
賽
道
上
的
P
U
材
質
有
顆
粒
脫
落
，
正
午
的
陽
光
熱
辣
，
我
也

有
點
體
力
不
支
了
。

走
回
天
橋
下
，
吊
仔
看
我
神
色
慌
張
，
遞
給
了
我
一
瓶
舒
跑
。
我
真
的
很
渴
，
咕
嚕
咕
嚕
喝
下
去
。Linda

在

棲
架
上
，
牠
的
嘴
基
蠟
膜
上
有
硬
鬚
，
跟
妞
妞
一
樣
，
這
讓
我
有
點
難
過
。
妞
妞
此
時
此
刻
，
應
該
是
要
站
在
我
手

套
上
的
。

﹁
找
不
到
妞
妞
。
﹂
我
歎
氣
。

﹁
太
重
飄
走
了
喔
？
﹂
吊
仔
嚼
著
檳
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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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你
不
要
跟
烏
恩
說
喔
，
我
自
己
會
找
到
。
﹂

﹁Linda

整
天
也
放
開
就
跑
出
去
了
，
要
去
樹
上
抓
回
來
。
﹂
他
說
的
口
氣
好
像
在
聊
逃
家
又
回
來
的
女
兒
。

吊
仔
摸
著Linda

的
腹
羽
，
難
得
牠
的
毛
鬆
鬆
的
，
翅
膀
微
開
，
接
著
牠
抬
高
尾
羽
，
朝
我
的
方
向
噴
屎
。

﹁
破
鳥
。
﹂
他
說
的
口
氣
像
是
在
說
小
壞
蛋
，
對
我
展
示
人
與
鷹
的
愛
。

如
果
肉
少
吃
一
點
，
那
妞
妞
是
不
是
就
不
會
不
見
？
我
邊
摸
著
棲
架
上
吊
仔
綁
的
腳
繩
，
他
綁
的
結
都
鬆
鬆

的
，
勾
一
下
就
扯
開
。

﹁
我
都
亂
捲
一
通
，
用
三
秒
膠
固
定
而
已
。
﹂
吊
仔
蹲
在
棲
架
前
，
也
摸
著
那
麻
花
捲
的
紅
色
編
織
繩
。

他
遞
給
我
口
香
糖
，
我
說
不
要
好
了
，
愈
嚼
愈
渴
。
棲
架
上
的Linda

，
牠
的
棕
色
翼
羽
中
間
夾
著
虎
口
大
小

的
追
蹤
器
，
幾
乎
現
在
養
鷹
的
人
都
會
裝
，
但
烏
恩
說
蒙
古
人
馴
鷹
哪
會
裝
這
白
色
的
鬼
東
西
，
鷹
不
見
就
是
技
術

太
爛
，
體
重
沒
控
制
好
，
該
怪
自
己
而
不
是
依
賴
機
器
。
烏
恩
的
鷹
當
然
沒
裝
，
妞
妞
也
跟
著
沒
裝
，
做
夢
以
為
吹

個
哨
鷹
就
會
飛
回
手
套
上
。

沿
著
橢
圓
形
賽
道
走
，
手
套
內
的
水
珠
黏
附
皮
膚
，
溼
滑
，
但
我
又
捨
不
得
脫
。
那
觸
感
，
跟
第
一
次
戴
上
父

親
的
黑
色
皮
革
手
套
一
樣
，
小
手
伸
進
去
，
好
像
赤
腳
踩
上
地
毯
，
前
一
秒
覺
得
放
鬆
，
直
到
有
個
重
量
站
上
手

套
，
黃
爪
抓
緊
，
幾
乎
要
抓
碎
骨
頭
。

突
如
其
來
的
重
量
，
讓
人
更
逼
近
自
己
，
進
入
﹁
我
是
﹂
的
狀
態
裡
。
我
是
女
人
，
是
父
親
的
女
兒
，
是
妞
妞

的
主
人
，
不
對
，
是
餵
食
物
的
僕
人
，
還
是
平
等
的
伙
伴
？
妞
妞
沒
給
我
機
會
想
清
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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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
親
不
以
馴
鷹
為
生
，
只
是
晚
上
幫
證
券
公
司
下
單
美
股
的
交
易
員
，
白
天
的
時
間
給
老
鷹
。
現
在
想
起
來
，

跟
吊
仔
做
海
產
批
發
工
作
差
不
多
，
夜
晚
買
賣
，
睡
醒
馴
鷹
。
他
是
否
也
在
某
一
刻
進
入
﹁
我
是
﹂
的
狀
態
裡
？
我

是
自
由
的
，
我
渴
望
馴
養
野
性
，
成
為
野
性
。

從
跑
道
上
走
到
一
旁
的
小
樹
林
，
刺
眼
的
陽
光
襲
來
，
我
閉
上
眼
睛
。
對
妞
妞
太
好
，
牠
餓
了
我
給
肉
，
不
用

操
，
無
條
件
的
愛
換
來
的
是
牠
不
回
家
。
為
什
麼
我
不
能
以
脆
弱
去
熬
馴
？
烏
恩
會
罵
我
，
會
太
重
飄
鷹
，
那
就
是

不
懂
得
拿
捏
分
寸
。
馴
鷹
人
要
找
到
不
會
太
餓
腿
軟
，
也
不
至
於
太
重
懶
得
動
的
甜
蜜
點
。

我
把
還
沒
剝
的
小
黃
雞
，
一
隻
隻
吊
在
樹
上
，
引
誘
妞
妞
回
來
。
一
排
掛
起
來
，
反
而
很
像
莫
名
其
妙
的
薩
滿

儀
式
，
我
變
成
那
些
跟
我
買
羽
毛
筆
的
客
人
，
以
為
如
此
可
以
召
喚
力
量
動
物
。
有
點
害
怕
召
到
魂
。

吹
哨
，
聲
音
微
弱
，
柔
軟
加
壓
著
空
氣
。
我
等
了
好
久
，
不
想
去
看
時
間
，
如
果
只
有
幾
秒
鐘
我
會
厭
惡
自

己
。
等
待
鷹
來
，
即
便
把
我
推
倒
，
用
爪
子
在
我
身
上
抓
出
血
痕
，
再
撲
到
草
地
上
狂
啄
眼
睛
也
無
所
謂
。
天
暗
了

下
來
，
仍
不
見
妞
妞
的
蹤
跡
。
我
的
牛
仔
褲
漸
漸
被
草
裡
的
水
氣
給
浸
溼
，
抬
頭
看
天
空
，
烏
雲
一
片
片
，
雨
一
滴

滴
打
在
頭
上
，
再
不
走
我
要
變
成
落
湯
雞
了
。

不
能
過
火
，
也
不
能
冷
漠
，
每
次
看
見
妞
妞
都
想
揣
到
懷
裡
，
但
我
得
克
制
，
像
我
總
想
傳
給
烏
恩
一
長
串
句

子
，
包
含
新
聞
時
事
，
誰
家
的
鷹
又
抓
傷
了
誰
，
自
製
棲
木
也
是
一
門
好
生
意
，
最
近
鼠
荒
有
鷹
友
在
問
還
可
以
去

哪
裡
買
替
代
肉
品
？
但
最
後
都
只
是
問
你
在
哪
裡
？
明
天
幾
點
放
飛
？
不
帶
情
緒
，
不
帶
感
情
。
我
只
是
他
的
鷹
。

布
鞋
已
經
溼
透
，
每
踩
一
步
都
有
水
因
為
擠
壓
而
滲
出
來
，
腳
趾
已
經
泡
皺
。
天
橋
下
的
吊
仔
還
在
樹
下
，
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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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解
開
腳
帶
的Linda

，
我
想
我
需
要
求
助
。

﹁
吊
仔
，
可
以
帶
我
去
找
烏
恩
嗎
？
﹂
我
脫
掉
布
鞋
和
手
套
，
裝
進
地
上
的
塑
膠
袋
裡
。

﹁
走
呀
，
剛
剛
在
群
組
約
我
們
去
吃
羊
肉
爐
。
我
順
便
跟
他
把
車
換
回
來
。
﹂
他
把Linda

綁
在
後
座
棲
架

上
。
那
是
烏
恩
的
破M

arch

，
我
忍
不
住
想
，
在
棲
架
上
的
如
果
是
妞
妞
，
今
天
就
圓
滿
了
。

熬
鷹
這
麼
久
，
我
到
現
在
仍
不
知
道
妞
妞
在
想
什
麼
，
這
感
覺
讓
我
發
瘋
。
也
因
為
如
此
，
我
才
那
麼
投
入
，

甚
至
到
一
種
奮
不
顧
身
的
程
度
。

朝
向
鷹
，
朝
向
烏
恩
，
朝
向
父
親
，
這
些
男
人
再
怎
麼
罵
我
或
是
物
化
女
性
，
那
只
是
讓
我
更
加
確
定
，
確
定

我
身
體
裡
有
鷹
。
要
把
脆
弱
凝
聚
成
雨
滴
，
讓
天
下
一
場
大
雨
，
告
訴
世
界
我
可
以
。

我
們
在
一
處
農
地
停
下
，
雨
夾
著
風
的
呼
嘯
，
我
抓
了
一
條
布
把
自
己
裹
起
來
。
烏
恩
手
插
在
胸
口
，
沒
撐

傘
，
在
雨
裡
走
來
走
去
。
他
的
棕
色
頭
髮
因
為
雨
水
變
得
銳
利
，
有
幾
秒
鐘
像
是
鷹
的
冠
羽
，
但
往
下
看
又
是
黑
色

背
心
，
白
色
的
襯
衫
貼
緊
肌
肉
。
對
焦
他
身
後
的
房
子
，
那
是
雙
層
的
組
合
屋
，
像
是
兩
塊
積
木
交
疊
，
感
覺
側
風

再
強
一
點
這
組
合
屋
會
開
始
移
動
，
但
農
地
這
麼
大
，
位
移
幾
米
也
沒
關
係
吧
。
如
果
說
這
是
一
台
可
以
隨
時
移
動

的
大
車
我
也
可
以
想
像
，
像
是
他
破M

arch

的
放
大
版
，
可
以
載
很
多
隻
鳥
，
想
去
哪
就
去
哪
。

空
曠
處
還
有
曬
衣
桿
，
上
面
是
已
經
溼
透
的
大
叔
內
褲
，
真
沒
想
到
烏
恩
這
麼
騷
，
紅
色
三
角
褲
的
褲
頭
還
有

C
alvin K

lein

的logo

，
旁
邊
夾
著
的
是
黃
底
配
黑
色
骷
髏
頭
，
其
他
的
都
是
黑
白
灰
日
系
風
的
四
角
褲
。
一
旁
還

有
露
台
，
我
聽
見
咕
呱
的
叫
食
聲
，
原
來
烏
恩
的
九
隻
鷹
都
養
在
那
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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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你
怎
麼
也
來
了
？
﹂
烏
恩
問
我
。

﹁
想
跟
你
求
救
。
﹂
我
說
。
沉
默
時
我
轉
開
水
壺
喝
了
杯
水
，
他
一
定
會
罵
我
。

﹁
出
門
前
體
重
是
多
少
？
﹂
他
完
全
猜
到
發
生
了
什
麼
。

﹁
我
忘
了
量
。
﹂

﹁
不
是
忘
了
，
是
你
從
來
都
沒
有
量
，
很
有
自
信
吼
。
﹂
他
說
完
時
我
只
感
覺
臉
很
繃
，
我
要
撐
住
，
晚
點
再

找
條
被
子
把
頭
埋
進
去
哭
一
哭
。

﹁
我
以
前
也
是
以
為
要
跟
鷹
抱
暖
，
把
老
鷹
當
鸚
鵡
在
養
，
後
來
每
天
打
我
。
﹂
吊
仔
湊
過
來
說
。

﹁
我
就
一
直
跟
你
講
，
浪
費
時
間
。
﹂
烏
恩
說
。

﹁
心
痛
得
要
死
。
﹂
吊
仔
邊
摸
著Linda

背
羽
上
的
粉
說
，
據
他
說
現
在
還
會
餵
鷹
吃
羊
油
，
對
羽
毛
好
。

﹁
破
鳥
。
﹂
烏
恩
摸
著Linda

的
頭
說
。
烏
恩
眼
神
示
意
吊
仔
先
進
去
屋
子
裡
，
紗
窗
飄
出
羊
肉
的
騷
味
，
肚

子
發
出
咕
嚕
咕
嚕
的
聲
音
。
他
走
到
露
台
解
開
八
千
，
我
跟
在
他
後
面
，
像
是
犯
錯
的
小
孩
。

﹁
要
引
誘
妞
妞
出
來
最
好
的
方
式
，
就
是
帶
另
一
隻
鷹
去
牠
的
地
盤
。
﹂
他
說
。

﹁
可
是
牠
們
算
同
學
吧
。
﹂

﹁
半
斤
八
兩
，
八
千
比
較
少
去
操
場
放
，
現
在
去
，
如
果
妞
妞
看
到
一
定
會
飛
出
來
想
打
架
。
﹂
烏
恩
說
。
鷹

有
地
盤
性
，
妞
妞
在
操
場
練
這
麼
久
，
以
操
場
為
中
心
，
包
含
附
近
的
樹
林
都
是
牠
的
地
盤
，
誰
也
別
想
入
侵
。

八
千
的
黃
爪
綁
在
車
子
後
座
的
棲
架
上
，
牠
的
眼
神
跟
著
我
移
動
，
跟
妞
妞
好
像
，
鷹
都
一
樣
，
只
有
練
得
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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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練
不
好
的
差
別
。

父
親
也
是
這
樣
俯
視
我
，
我
如
果
說
現
在
工
作
是
裝
羽
毛
筆
，
養
了
鷹
但
是
體
重
沒
控
制
好
，
讓
鷹
飄
走
了
，

他
應
該
覺
得
很
丟
臉
吧
。
如
果
我
說
，
想
學
馴
鷹
，
是
想
找
回
跟
他
那
條
隱
形
的
線
，
重
溫
小
時
候
他
帶
我
去
山
丘

放
飛
老
鷹
的
時
光
，
那
他
會
理
解
嗎
？
我
只
想
聽
他
說
，
盡
力
就
好
，
已
經
很
棒
了
。
他
可
以
當
我
最
大
的
翅
膀
。

雨
已
經
停
了
，
農
地
出
來
的
路
已
成
泥
濘
，
車
子
顛
簸
前
行
，
風
吹
進
副
駕
，
我
抖
了
一
下
，
縮
著
一
邊
的
手

臂
，
找
尋
切
風
飛
翔
的
入
口
。

操
場
幾
乎
是
寂
靜
，
橢
圓
形
的
賽
道
泛
著
水
光
，
空
氣
裡
是
擰
碎
青
草
的
氣
息
。
烏
恩
把
八
千
對
準
天
空
，
翅

膀
猛
烈
拍
打
，
時
間
因
為
力
量
而
凝
聚
成
一
點
，
直
到
八
千
找
到
一
個
切
風
點
，
烏
恩
也
感
受
到
了
，
甩
拋
出
去
。

鷹
藉
著
人
的
力
氣
飛
高
，
時
間
如
絲
帶
滑
行
，
人
的
手
延
伸
出
鷹
的
輪
廓
。

八
千
上
樹
時
，
樹
冠
一
點
搖
晃
也
沒
，
牠
應
該
正
處
於
最
佳
放
飛
的
體
重
，
但
現
在
想
這
些
也
沒
用
。
我
等
待

下
一
秒
會
看
到
妞
妞
，
出
爪
攻
擊
，
誰
叫
你
入
侵
我
地
盤
。
但
都
沒
有
，
烏
恩
吹
哨
，
哨
聲
悠
長
洪
亮
，
穿
透
了
雨

後
的
朦
朧
。
八
千
的
棕
色
翅
靠
近
，
輕
巧
降
落
在
烏
恩
手
套
上
，
牠
的
翼
羽
完
整
，
透
出
一
點
換
羽
季
才
有
的
白
色

絨
毛
。完

整
。
腦
中
閃
過Linda

把
妞
妞
壓
制
在
草
地
上
的
畫
面
，
那
幾
乎
是
殘
忍
的
攻
擊
，
掉
落
地
上
的
羽
毛
不
只

是
白
絨
毛
而
已
，
還
有
幾
根
飛
行
羽
。
對
，
妞
妞
的
翅
膀
是
不
完
整
的
，
飛
得
顢
頇
，
應
該
也
走
不
遠
的
。

﹁
妞
妞
。
﹂
走
到
司
令
台
時
我
喊
，
那
是
我
們
分
別
的
地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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伸
出
手
套
，
吹
著
我
的
哨
。
微
弱
悠
忽
，
幾
乎
是
氣
音
，
但
這
是
我
，
妞
妞
，
快
天
黑
了
，
晚
上
我
們
去
吃
兔

子
肉
。
回
應
我
的
是
風
，
風
打
在
臉
上
好
涼
，
我
一
腳
站
上
比
較
高
的
台
階
，
模
擬
搖
搖
欲
墜
。
我
想
到
小
時
候
跟

父
親
放
飛
老
鷹
的
山
丘
，
站
在
高
處
看
著
天
空
，
野
性
，
精
靈
，
自
由
，
這
幾
個
字
也
降
落
在
腦
中
。

我
看
見
烏
恩
蹲
在
一
棵
榕
樹
下
，
像
是
撿
到
了
什
麼
，
他
回
頭
看
了
我
一
眼
。
眼
神
一
對
上
他
又
閃
躲
，
像
是

有
事
情
卻
不
知
道
怎
麼
說
。

雨
後
的
葉
子
看
起
來
更
綠
更
鋒
利
，
有
幾
秒
我
懷
疑
這
一
切
從
來
都
沒
發
生
，
破
殼
，
白
毛
的
妞
，
牠
的
威
嚇

牠
的
挑
戰
，
都
是
假
的
。
那
下
樹
後
在
我
胸
前
搏
動
的
心
跳
呢
？
聽
見
鞭
炮
後
躲
起
來
的
妞
，
牠
的
害
怕
很
真
實
。

被Linda

壓
制
在
草
地
上
撲
打
時
，
牠
的
橘
爪
揮
著
空
氣
，
妞
妞
用
盡
力
氣
證
明
自
己
不
是
弱
者
，
那
樣
的
逞
強
也

很
真
實
。
想
到
這
我
就
想
不
下
去
了
。

不
要
是
屍
體
，
我
對
天
說
。
我
願
意
拿
東
西
交
換
，
鷹
可
以
活
十
幾
年
，
那
牠
少
的
年
歲
就
讓
我
來
彌
補
。

靠
近
烏
恩
時
，
他
不
發
一
語
，
手
裡
握
著
一
支
羽
毛
。

我
坐
在
地
上
，
把
頭
靠
向
烏
恩
。
天
色
暗
下
來
時
，
操
場
迴
盪
著
鐘
聲
，
賽
道
上
的
水
光
微
微
顫
抖
。

﹁
應
該
不
是
太
重
飄
走
了
。
﹂
烏
恩
說
完
，
把
羽
毛
給
我
。
羽
毛
上
有
一
條
明
顯
白
痕
。

是
餓
痕
。
我
怎
麼
沒
發
現
？
換
羽
季
需
要
更
多
營
養
，
再
怎
麼
吃
也
不
至
於
太
重
。
樹
林
的
另
一
側
有
摩
托
車

在
發
動
，
兩
個
阿
兵
哥
在
吹
口
哨
，
還
有
鈴
鐺
聲
。

我
跑
了
過
去
。
摩
托
車
快
消
失
成
一
個
點
，
橘
爪
抓
著
後
照
鏡
的
鏡
臂
，
毛
流
向
後
，
因
為
無
法
站
穩
而
不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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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打
開
羽
毛
。
我
完
全
僵
住
了
，
那
是
妞
妞
嗎
？
太
遠
了
，
無
法
看
清
腳
環
的
顏
色
，
也
因
為
速
度
過
快
，
更
無
法

看
清
牠
的
身
形
。
喀
嚓
。
喀
嚓
。
後
座
的
阿
兵
哥
狂
用
手
機
拍
照
，
直
到
轉
彎
，
消
失
在
巷
口
。

我
跪
坐
在
地
，
全
身
發
麻
，
好
幾
秒
我
閉
上
眼
睛
，
想
再
次
聽
見
妞
妞
腳
上
的
鈴
鐺
聲
，
但
是
夜
晚
的
巷
弄
安

靜
，
只
有
微
弱
的
風
吹
。
我
躺
在
地
上
，
伸
縮
關
節
，
拔
下
手
套
，
直
到
烏
恩
的
臉
俯
看
著
我
。

﹁
晚
上
來
吃
羊
肉
爐
。
﹂
烏
恩
把
我
拉
起
。
路
燈
下
，
烏
恩
的
臉
，
好
像
父
親
，
或
許
就
是
了
吧
，
一
直
在
我

心
裡
從
未
離
開
。

對
應
與
張
力 

范
銘
如

本
篇
小
說
引
人
入
勝
的
原
因
，
不
僅
止
於
題
材
上
的
特
殊
，
而
在
於
其
中
幾
組
角
色
間
的
對
應
與
張
力
。

﹁
我
﹂
與
鷹
、
﹁
我
﹂
與
師
父
，
以
及
﹁
我
﹂
與
父
親
的
類
比
，
懸
宕
在
主
從
、
仰
俯
和
施
虐
被
虐
之
間
。
飼
主
與

鷹
間
拉
扯
的
平
衡
最
後
被
獵
人
的
出
現
打
斷
。
猶
如
再
度
被
遺
棄
的
失
落
，
意
外
地
讓
﹁
我
﹂
不
再
需
要
憑
藉
馴
鷹

的
中
介
而
被
師
／
父
接
納
。
細
節
飽
滿
而
層
次
豐
富
，
是
一
篇
值
得
細
讀
玩
味
的
傑
作
。

評
審
意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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